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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性别暴力的抵抗与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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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之神赫菲斯托斯打造的最强神器是宙斯（或雅典娜）使用的埃癸斯之盾。艺术和诗歌是神盾，至高天神的傍身锻造兵器是盾——这个神话不是太美妙了吗？思想和哲学挥掷闪电的箭矢，但对艺术和诗歌的阐释是盾，正是这一点可以让瞬间，让短短一秒也能成为永恒——艺术与诗歌不是借助诸如建制、体制、风俗、习惯、教科书等外力成为不朽的，新价值也不是被权力铭刻在一代又一代受众心中的，它的永恒是它自身的效果和锻造之功，它永远流淌着的鲜活生命不但抵御群氓和一切反动之力，而且每一次都击退了阴谋将其变走、盗窃、据为己有或涂污、摧毁的敌对行为。——宙斯的盾，它抵御了世上最恶毒、最致人死命的虚无主义，让真与假、有与无的轮番攻击同时无效，只留下它自身的存在。




















真正的荒谬与免于高谈阔论的人。——多少起义和游击战被镇压，多少场革命斗争宣告失败，多少需要人们奋力而为的事都不一定能够成功，可是我们也知道，作为一个洋溢着激情的物种，人要做的事往往也并不能用仅仅一个或若干次的结果来评价和衡量，正如女性的解放和提高是一件要不断进行下去的事。真正荒谬的是不遗余力地粉饰一个在幕后控制场面、不能登上台面的伪造品，哪怕那是真的，所有人也都已经知道它处于最低的层次。对它的粉饰不是已经十分不经济、十分令人虚弱和狼狈了吗？人怎么能住在废墟里还要高谈阔论对废墟的主导权和控制权？所以，粉饰是一件武器，只有粉饰还能维持一个由崇拜者组成的世界。如果说这是一个市民阶层，那么这些人是不会同意消灭贫穷的，反而会捡起石头向游荡的无产者头上砸去，怒骂他们搅扰了生活的秩序和安宁。然而，这个单一的世界会摧毁世界的多元性吗？摆脱这种单一性的纠缠的人，那些比我幸运和自由的人，不必说未来，即便是现在，也已经免于粉饰家的高谈阔论了。




















也许时间是一条长河，但人类历史不是；历史也没有河堤，也没有一种规律去给历史筑坝，历史没有一个预定的发展方向，像一个单箭头那样。我们所说的历史，是由一个个失控状态的点连接成的虚线。我们以为历史是一种铁腕，但也许从17世纪以来，历史不过是一个疲倦而多孔的轮胎的大漏气，它是失控，在失控中将自己被迫投入精力、情感的方式称为道德的、善的、对社会和人有贡献的。当有些文学评论家指出《追忆似水年华》中弥漫着一种城市的病态和死亡气息时，这也是普鲁斯特自己的洞察，不能拿他的洞察力对他进行谴责。这对今天的生活来说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启示？当一个现代社会的驾驶员拼命回到驾驶座上，以为又重新掌控了人生方向时，当他努力维系住一段交流不畅、危机四伏的友情时，他以为自己控制住了，但这是失控本身，反而招致对自己的非议、背叛和陷害，导致严重的痉挛，没有人会因此体恤、安慰他，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手段，他们一直朴素而可爱，但也像弗朗索瓦丝和莫雷尔那样一直期待能够用最糟糕的事情预测少爷和男爵。其实任其自流，自己从他们那里走开去爬山才大概会是一种看见、乃至拥有未来的体验。




















中国的“网络化自发社会”之所以总是形成克分子、审判型团体、固化凝滞的结构，是因为它不但仍然生发在对宏观架构、体制内计划相当依赖的基础上，经常自发地将自身复制成一个“传统”的小朝廷和小帮派，而且兼具了新自由主义的“企业社会”的特征。这种结构牵一发动全身，那里有个松散但庞大的“企业”，一整个产业链。这种企业、议会或小朝廷的表决制（甚至对私人事务投票），为了维持稳定，永远需要向谁表达自己的崇敬、向同一种内涵表达崇敬，时不时必须出现一个犹大或一个为集体牺牲从而被钉上十字架的上帝，在这种叙事中，私人和个人事业必须永远和集体矛盾，并且私人的永远是没有规范流程的、付出永远是没有保障和奖励的，而且人们既不放它走也不停止对它的PUA，这足以让权威在这里进行不休的情感压榨，足以限制智力、情感、教育和整个社会的发展。




















如何解决人与之间的问题？把人解决掉。——太可怕了。但在解决性别对立、性别歧视时，同样可怕的基本逻辑仍然出现了：消除性别，消除性别差异，让性-别无论在生理上、功能上、社会活动和社会价值上都无限地趋向于零。深层动机：把“人生而平等”替换为“人和人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和区分性只能交由既定制度和秩序的考核与审级。”必须外加一波黑科技：我们必须抓住个别人来为这种逻辑平等提供、固定和出示一份儿感觉上的证明，否则感觉就全部是虚假的、没有实在性的，“他必须是爱我的，如果他不提供证词，我就永远不知道我甚至能不能去爱自己；他必须是我指定、为我的自我的不确信而工作的法官，这是他的自我的基础，我不知道让谁回答我，我以为是他就只能是他。”——整个的心理疾病，一个退化的没有头的微生物在一个坍塌的宇宙。




















为什么大课堂、大教室还有网课，是与“一对一”的教育是矛盾的？既然连书籍都不和“一对一”的阅读矛盾。因为写一本书也好，课程的准备和安排也好，在书和课程被呈现出来之前，在最好的情况下就已经是一对一的教育和学习的结果——哪怕书写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对象，像史蒂文斯这样的诗人也正在孕育一个未来的读者，他确实有一个不存在的对象，而且是十分清晰的形象，从性格到头脑中的活动，比如在《缺乏静息》中，“年轻人完全暴露了，是帮派的一员，/安德鲁·杰克逊大概……多难置信的一件事，即/一个人竟会理解，当一个/法语意义上的父辈被激烈披露之时”，这个人甚至还没有出生，不知道自己的父辈是谁，而这个人将会诞生在史蒂文斯的诗歌视觉和诗歌幻相中，将为他和他之前与之后的同类而存在——出版发行一本书和授课是这个结果的延伸、扩展、补充，同时也是传播。“耕耘”在机器论所说的质料中进行，不在于是采取网课的形式、面授的形式还是制作自媒体视频等形式。如果人们由于诸多阻隔或一些政治原因还没有相聚，那网课和自媒体也并不是比面授更低级的形式，交流不会因为人们被暂时囚禁而可耻。相反，耻辱是那些用大大小小的权力限制人们的行动潜能的家伙的，是那些贬低并继续将人们囚禁在孤独中的家伙的，用他们的所谓现实主义来贬低实现了的交流、学习和教育。




















不存在一个起作用的想象-界，没有这样一个自足的并和现实构成回路的“界”：想象并不是要形成一个界，而是要形成一个晶体，即时间-影像，它重复的是衔接，在不合理断裂之后。那么想象界如果不结晶它便无足轻重，那里的幻想、梦想无非就是失败，这和它自认为是时序内的真实模式并不矛盾，然而它没有潜能、没有其它，无论发誓断裂还是要使某物断裂都是虚假的把式。但我认为，正因如此想象界的概念是一种施暴的计策。




















幻觉过后，一只毒蝎子怎么解释整件事都可以，但它的攻击就是攻击，那是它的习性。即便有被自己踩成稀泥的危险，蝎子也会攻击着前去，习性如此。卡夫卡的《在流刑地》中的机器迟早会在对人体的进击中转向自我破坏、自我报废，这差不多也是习性。再崇高的道德包装，都不可能包得住习性。如果可以，那人们也就能和一地蝎子共居一室而不必怕全身被覆盖、被缠绕、被死死地控制住，但人们见到它们就逃跑，如果身体没有行动灵魂也早就逃跑了。诚然，人人都会有幻觉，但为什么那个人消沉得像个受了鞭刑、上了断头台的罪犯？








掠夺性、侵略性、毗邻性的攻击和排斥性的攻击同样可怕，更不要说两者构成一对组合或聚合为更大的黑洞。在此之前它们已是同一类了。但之所以人们对某些攻击懒得做出反应是因为它们所表现的是自己无法战胜、超越的一种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它们已经没有推进时间轴的可能性，那种影响已在赢得游戏的道路上。








就连赫拉克利特那种格局的哲学家都不能不注意到驴在对面稻草和金子时的习性，这恐怕并不是他想要的，但它就摆在眼前。不过这正体现了他诗人的一面，视觉式诗人的一面。德勒兹不会采用习性这样的措辞我是知道的，他谈存在的单一性和强度之别，谈驮马和耕牛的接近性，及其与奔马的种属级差异。但他研究过休谟所使用的习性概念。








换个角度：一个人的权力意志阐释这个人，为了容易理解我们说这好比习性仍可以用来阐释一个人。比如当某人阐释丁尼生的长篇叙事诗，我们不仅看到他的学识和才能，还会看到他在阐释该叙事诗时，他自己的习性在如何阐释他必然会做而不是随手做出的事、随口说出的话，或那些因为和你感情太好才有的侮辱到你的过激表现。还有书籍，这很不错，还有伟大的书籍对人做出阐释，这有可能远远超过我们对书籍和文本的阐释，当我们阅读一本传世佳作，我们第一时间被它阐释，而不是相反。习性是有规律地表现出来的，习性让他这样阐释丁尼生的长篇叙事诗，也会让他在别处以同样方式理解别的文学家及其文学人物——这方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对他产生误解，没有戴着滤镜看他吧！




















歧视难道不是一种最为陈旧的价值的产物？难道不是最为顽固的定见的延伸？难道不是人类种群文化活动走向反动的过程所伴随的残余和失败？所以，真正学术的观点会指出歧视是退化、落后、陈腐的表现，它不是时间的绵延的固有物，而是限制新价值之诞生的对立物，它和经济模式、生产资料的分配、知识型的部署和政治的二元机器有关——直到反对性别歧视变成了反对异性恋或攻击那些消弭了背景、身份差异的互动交流；反对父权制变成了无差别攻击一个个家庭的存在；反对父母-子女中的权力关系变成了人人必须采取攻击父母的方式，否则人们就会让一个领袖对你的不先进发出警告。




如果反对歧视就是摧毁所有即将到来的和正在创造中的新价值，总是给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制造麻烦甚至无所不用其极将其扼杀，而这瞬间带动和汇聚了很多的人不满情绪，再将其引导到对弱势的文化、科学或无机的社会关系的攻击中，尽管如此，也仍然能够说反对性别不公，反对任何歧视——这不过是在一个堂皇的口号的下明目张胆地拉仇恨罢了，这就是发生在学校的霸凌，这就是出现在团体或社区里的帮派主义、分离主义，在更大的社会和政治层面这就是排斥和消除异见，当它发展成社会运动，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本身。








从左派到右派，很多人在“斗争”时的逻辑就和“只要消灭猫就能让新冠病毒退散”是一样的，或者，就仿佛反对性别歧视的行动就是去抄家；排外的人说“只要不让小红进城岁月就能安好”，可有些反对性别歧视的人也在说“只要不让小红恋爱，或者只要她的恋爱惨淡收场，岁月就能静好。”爱智慧、做学术、装模作样分析，但不反对愚昧，那有什么用呢？反抗不平等和一切歧视，但不反对愚昧，那事情不就都走样了吗？渐渐地，嘴上提着反抗，行动上成了对那些有能力超越既定规则、追求更高目标的人的攻击，牺牲一个超越所有人的人换取绝大多数人的心理平衡，这不是反抗而是寻找替罪羊。这里面的基本逻辑是，合格公民的苦楚要通过消灭不同者、异己者、异乡人、陌生人、流浪者来解决，关键不是对立成不成立，关键是人们要通过设定对立面再将其消灭，以此获得舒缓，就好像这构成方法，并击中了目标、从根源上杜绝了问题，因而问题与目标总是与时俱进的。试问这难道不是狂躁、癔症、以空对空？




















以上每段文字都是对性别暴力的一种回应，出现的每个问号都嵌入了性别暴力的源头。










沙织，思想笔记2022.10.6-2023.1.10




      

    

  